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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尹家园村，藕农在藕塘采收、转运、整理浅水莲藕。 翟慧勇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每当天色泛起凉意，便愈发想走进宋夹城，
去静享这一处独有的静谧。从东门入，不一会
儿，便行至浓荫深处。

高大的皂荚树上，挂着一串串嫩绿的果实，
有的垂得极低，几乎要触到河岸的草地，仿佛在
悄悄比试着谁更动人。

路旁是铺展在沼泽地上的茂密青草，每隔几
步便立着一棵柳树，柔枝轻垂，将影子静静映在
水面。三两只白蝶在草丛间盘旋，似在细嗅哪一
缕花香更为清甜。远处鸟鸣阵阵，清脆热闹，像
是在呼朋引伴，又像是在轻声絮语。

身后忽然传来低沉的哼唱，回头望去，一名
中年人戴着耳机，正悠然漫步，轻声和着曲调。

再前行，一片枫叶映入眼帘。叶片舒展如
掌，生机盎然，即便有些已然枯黄，也依旧静挂枝
头。此刻鸟声更欢，仿佛群鸟寻到了伙伴，正叽
叽喳喳诉说着林间的欢喜。

越往林中深处，天色愈显柔和，分不清是阴
天将至，还是山雨欲来。右手边一片芦苇荡连绵
成片，犹记上次来宋夹城，还有人在芦苇丛中采

摘芦叶。如今整片芦苇荡郁郁葱葱，苇叶在风中
轻轻摇曳，翻涌起一片温柔的绿浪。

前方成片水杉笔直挺拔，直耸云天，似在争
相靠近苍穹。枝叶浓密，几乎遮蔽了天空，只在
缝隙间漏下几缕淡淡的天光。

正沉醉美景，耳后忽传飒飒轻响，转头望去，
原是清风穿拂芦苇荡枝叶相触的自然声响。

沿着红色林荫道继续前行，河边七八只野鸭
正悠闲觅食，它们叽叽喳喳向我走近，似在讨要
食物。有的蜷缩在泥岸边小憩，其中一只头颈深
绿、墨绿相间的野鸭尤为醒目，俨然是鸭群之首，
不时左右张望，细心看护着自己的队伍。

不远处，荷叶层层叠叠铺展于水面，粉色、白
色的荷花错落点缀其间。荷叶肆意舒展，如撑开
的绿伞，似圆润的喇叭。粉色荷花有的含苞待
放，有的全然盛开，宛若娇羞的少女立于绿色舞
台之上。清风拂过，花枝轻轻摇曳，尽情展露着
柔美的身姿。

循着林间栈道走入荷塘深处，瞬间被这方
美景温柔环绕。荷花花瓣层层叠叠，姿态各

异。还有一朵花苞悄悄藏在荷叶底下，羞涩含
蓄，让人不由想起诗句：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
琵琶半遮面。

片片荷叶轻轻浮于水面，一颗颗晶莹的水珠
在叶面自由滚动。微风轻拂，荷叶摇曳，水珠倏
然坠落水中，如同碎裂的水晶，澄澈又灵动。

阵阵清雅的荷香随风扑面，沁人心脾。蓦然
间，我又看见几朵淡黄色的荷花，静静绽放在片
片圆叶之间。放眼远眺，朵朵白荷亭亭净植、向
阳生长，远远望去，宛若一只只振翅欲飞的白鹤，
清雅脱俗，诗意盎然。

一路走走停停，看草木生长，看云影在水面
慢慢挪。没有急着要去的下一站，也没数清走
了多少步，只见皂荚垂下来的弧度，听见风穿过
芦苇的沙沙声，闻见荷香漫过衣领的瞬间。原
来宋夹城的静，从来不是空无一人的冷寂，是连
路过的风、散步的人、游过的野鸭，都能慢悠悠
融进景色里的松弛。等走出东门的时候，衣兜
里还沾着半袖的草木香，连脚步都比来时轻了
许多。

老家地处平原洼地。从高处放眼过去，一条
条河流像花瓣拢着花蕊，串起村庄向四下铺开，田
块、埂垅交错，湖荡、河塘密布，像蒙了水衣的渔网。

河流少有名称，老家人习惯用方向、大小来
称呼，比如东大河、西大河之类。在他们意识里，
沟是连接河道的，要比河小，所以叫南沟、北沟什
么的也很多。河流太多的地方，干脆就叫一道
河、二道河，按顺序排着叫。

河堤也少有名称，老家方言里“堆”是“堤”的
意思，他们依葫芦画瓢，就把那些河堤简称为东
大堆、西大堆，或者一道堆、二道堆之类。

水多，芦苇荡自然也多。
我生长的那个村子，南边紧挨村子的是一条

东西河，连着南北向的东大河和西大河，在西大
河向村这一侧，有一大片浅水滩，方圆上百亩，长
满了芦苇、香蒲、水葫芦、莲藕和一些不知名的水
草，是我们村最大的芦苇荡。在它与村庄之间，是
一条弯曲的大致呈西南东北走向的土路，土路的
东侧靠近村子的也是一片芦苇荡，面积要小些，十
几亩见方，两个芦苇荡连在一起，像个亚葫芦，我
们都叫它葫芦荡。它是我童年时光的去处，也是
如今经常回想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扚过茅缨，挖
过莲藕，铲过芦苇，但最有意思的还是夏季。

傍晚临近，闷热渐减。夕阳的余晖透过路边
的树梢，掠过苇秆，穿过菱角、水葫芦的缝隙，照
亮水草的碧绿。鹅、鸭犁开浮萍，一会将头扎进
水里，撅起屁股，翻蹬蹼趾，拍着翅膀穿行；一会
伸长脖子，彼此点着头，嘎嘎嘎地齐声叫唤，像是

遇上了什么美事，兴奋得快要飞了起来，将不明
就里的水鸟吓得钻进芦苇；一会又整齐划一，红
掌轻翻，缓缓游移，浮萍也慢慢聚拢，跟着水波轻
轻荡漾。树上的蝉鸣，村头的炊烟，还有空气里
韭菜炒鸡蛋的香味，无意间，合奏出一曲温柔绵
长的乡音，似儿歌、夜曲，似萤火，明亮又模糊。
暮雪之年，每每遇见芦苇，我还会情不自禁地自
问：假如真的年少再现，场景依旧，是否也会感受
依旧呢？

说是喜欢夏日，实则喜欢的是水。准确地
说，是喜欢夏日里的葫芦荡的水。岁数大点的伙
伴跳进水就扎起猛子、打起水仗，累了就仰着脸
浮在水面，比赛谁漂得时间长。不会水的跟屁
虫们则躲在浅水滩，抓着芦苇根，抬着头，两只脚
伸在水里打滂滂；或是半蹲在水里，练习划水；或
是捏紧鼻子，沉在水里憋气。多数时候，我们会
带个脸盆，顺便摸些田螺、河蚌回去，献个殷勤，
逃避挨骂。

劳碌一天的男人们，将毛巾搭在肩上，或者
别在裤腰上，光着上身，成群结队地来这里洗澡。
毛巾一整夏不离肩，绒都磨没了，像一层丝网。裤
衩是穿旧的长裤剪的，男人们在水里搓洗一把、拧
了下又穿上，丝毫不妨碍他们谈论庄稼长势、秋后
收成，以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兴致。

果熟瓜香，又是雨天，葫芦荡便成了我们的
绝妙天地。左邻右舍在岸边开辟菜地，方便浇
水，靠家又近，一块块、一畦畦的，四周都用木条、
树棍打了桩，中间夹了芦苇把，用绳子勒紧捆实，

编成一圈圈的围栏。靠近围栏的内侧通常会种
植南瓜、丝瓜、葫芦之类，长长的藤蔓和浓密的叶
子将围栏裹得结结实实。再往里就是辣椒、香
菜、葱姜、茴香、黄瓜、西红柿这类常见的果蔬，香
瓜多藏匿其中。地头还会种些枣树、柿树之类，
这些果树的枝叶和围栏上的叶蔓遮得了果实，却
挡不住我们这些小怪兽。晴好天气里，大人们即
便在大田劳作之余，也会常到菜地浇水、培垄、摘
菜，而在雨天来得少，我们的“行动”就容易多
了。大家将身子缩在水里，头上顶着荷叶，一边
分享着偷来的瓜果，一边透过戳着俩小洞的荷
叶，打量四周动静。

瓜里最好吃的要数“面墩”了，因为越熟颜色
越深，所以老家人又叫它“老来变”。熟透的“面
墩”整体深黄，间有浅褐条纹，脐眼又大又圆，浓
香四溢，我们隔着一地枝叶，辨着气味就能找
到。有的已经开裂，顺着裂纹一掰即开，瓜肉起
着一层沙，又面又甜，止渴挡饿，一口下去有点噎
得慌。即便没有熟好也不要紧，找个芦苇浓密之
处，把芦苇齐腰折断，拢成架子，把它放上几天就
面了。酥瓜有花酥瓜、白酥瓜之分，爽口得很，老
家人喜欢切成片，用盐腌下，当作下酒菜。小甜
瓜名副其实，生的熟的都甜，尤其是头上带“肚脐
眼”的，甜得齁人。我们一般不会找“毛瓜”下手，
那玩意未熟时，浑身细毛，苦得很，即便褪了毛，
光溜溜的，看着像熟了，也不会轻易“顺走”，免得
白跑了腿，还苦了嘴。

干燥天有干燥天的好处，枣子虽小，却熟得

快，不几天就半边通红。地势、光照和水源，让那
些果树着了魔似的斜着身子伸向浅滩，我们站在
水里，拿着小木棍、垍疙瘩，朝着枣树上扔，一抡
过去，枣子纷纷坠落，在水面砸起一片水花。哪
怕大人就在不远处，我们也不顾忌，继续“强
攻”。大人要是脱了鞋，真的下水来追，我们就躲
进芦苇荡，等他走了再继续。那时总觉得大人们
追不上我们，甚至故意捉弄他们，后来才慢慢懂
得，他们只是不想真的为难我们。

高中毕业时，葫芦荡已缩小到十几亩大小的
鱼塘，周边连同流经它的几条河沟，都被耙成了
农田。又过四五年，忽然发现连鱼塘也没了。葫
芦荡和我们的童年时光，彻底成了记忆。

如今，暂居的城市也有条大河，被巧妙地装
扮成了湖泊和湿地。美中不足的是植被稀疏、树
种单一，与葫芦荡相比少了生机，少了野趣。但
这并不妨碍这里的人们对美的追逐，尤其雨季，
这里便成了彩虹的家园。我也经常站在河岸，看
着那些举着手机，对着山峦之间、柳树之上的彩
虹狂拍的人群，感觉看到了另一类的虹，他们拍
照的姿势像虹，女子的睫毛像虹，远山像虹，转经
筒像虹，连城市里的呼吸、哭笑，也像虹——眨眼
即逝，山一般的沉重。

由葫芦荡念及虹，似无道理，又似冥冥相
连。就像《大地的阶梯》里的小和尚，心底未必相
信来世，却仍在为来世默默准备。可我在准备什
么呢？

且把这些不能明了的，称作“缘分”好了。

太极拳可谓妥妥的国粹，虽然它的历史并不长，从清乾隆起
源于河南陈家沟等地，至今只有约两百年光景。但其风靡和受
欢迎程度之高，鲜有别的文体品类可以匹敌。不信你问问任何
一个城镇人，就算他不会打，也会有模有样地比画几下。而我，
对它的熟悉几乎与生俱来。我家靠近老口岸镇政府前广场，这
里曾是我童年最鲜活的背景。每日晨雾还未散尽，广场上便热
闹起来。玩石锁的壮汉们吆喝着发力，沉重的石锁在他们手中
如砖块般轻盈起落；舞剑者则衣袂飘飘，剑势流转间不仅有寒
光，还可见出其若隐若现的风骨；而最安稳绵长的，便是那群气
定神闲的太极拳“舞者”，我的爷爷奶奶，便在其中。

他们总是一身宽松舒适的传统服饰，早早便来到广场。音
乐一起，周边的喧闹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所有人都沉下心，缓
缓起势。抬手、迈步、转身、云手，动作舒缓有致，如风过水面，又
像云飘天际。我模仿的天性也蠢动开来，便背着小手，有样学
样。别人云手，我胡乱摆手；别人弓步，我踮脚晃悠。说是练拳，
不过是孩童的嬉闹，在晨风中追着影子跑。看着爷爷奶奶专注
的神情，我也学着绷起小脸，心里却想着早点结束去买早点。

太极拳于那时的我，是清晨的风景，是长辈的日常，浅浅关
注，却未曾入心。真正与它结缘，是在大学一年级。学校要组织
太极拳比赛；一时间，偌大的操场被清一色的太极服填满，白色
的衣袂在阳光下格外显眼。本以为只是简单学学，却没想到训
练异常严苛。每天清晨与傍晚，我们都要集合排练，从起势到收
势，一招一式反复打磨。

许多事没点意志力，就经不起试验。看着飘飘若仙的太极
拳，你一旦练起来，光要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就腰腿酸痛难
忍；缓慢的节奏加上一遍遍的重复，更让人觉得枯燥；以至我满
心不解与抱怨：太极拳为何如此之慢？动作绵软无力，既没有武
术的凌厉，也没有一般运动的畅快。而在年少气盛的我看来，快
才是力量，猛才是强大；这般慢悠悠的拳法，若真与人相较，不等
出手，怕是早已被人放倒。于是我机械地跟着队伍比画，心里却
满是敷衍，只盼着比赛早日结束，彻底摆脱这份“折磨”。

不意毕业步入社会后，生活节奏骤然加快。工作压力、人际
纷扰及对未来的焦虑，常常让人喘不过气。我们总被推着向前，
生怕慢一步就落后，尤怕被时代抛弃。看着身边的人步履匆匆，
自己也不自觉地紧绷神经，反而在追逐中慌了心神，在忙碌中乱
了步调。直到某个闲暇的傍晚，路过公园，又见一群老人打太
极，动作舒缓从容，瞬间勾起我尘封的记忆。儿时广场上的身
影、大学操场上的太极服，那些曾经不解的缓慢，忽然在这一刻
有了答案。原来人生本就如一场太极拳。我们总以为快就是
赢，急就是上进，却忘了缓慢从不代表懈怠，柔和也从不意味着
软弱。太极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于缓慢中积蓄力量，于从容中
化解锋芒，这何尝不是生活的智慧与应有的逻辑？无怪乎表面
优哉游哉、实质集中国传统儒、道哲学之太极和阴阳辩证理念，
并具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等功能的太极拳，会这么受人欢迎，并
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由是我意识到，我儿时懵懂地嬉闹比画，大学时疲惫的训
练，都是有意义的。而今更参透了其中的真谛，使我与太极拳的
缘分，不仅跨越了岁月，沉淀了心境，更令原来那些看似缓慢的
时光，那些曾经不懂的道理，都在岁月中慢慢清晰。人生真如

“太极”呢，你不必慌张，无须强求，守好自己的节奏，当快则快，
当慢则慢，方能行稳致远，温柔而富张力地，享受和升华我们的
岁岁年年。

我的老家半城镇历史悠久，东傍洪
泽湖，西卧高岗，三面环水，是中华徐姓
发源地，南北朝梁天监八年徐城为高平
郡治，因徐城被淹，土城剩下一半，故又
名半城。

明清时期半城镇属泗州，民国时期
属泗县，1949 年属泗洪县，1956 年属洪
泽县，半城镇和双沟镇、青阳镇、临淮
镇被称为泗洪四大古镇，而半城是泗
洪县东南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
乾隆四十二年，新设州判一员于半城
镇，负责“巡私缉匪，监管水利”。首任
由 寿 阳 人 霍 殿 鳌 担 任 。 乾 隆 五 十 二
年，在泗州州判张玉成的主持下，州判
署在半城建成。

古时半城为古镇，镇周有城，护城河
周长三里三，东西南北有城门、城楼和吊
桥。全镇有天圣寺、三元宫、天王庙、普
善堂、地藏庵、观音庵、东岳庙、道练学
舍，分州衙署等建筑，街道用青石铺就。
同时还有一步两座庙、三步两座桥、瓢儿
井、南城埂童歌、挂剑台秋风、天圣寺晚
钟等八景。

因半城镇东面临湖，古代人讲究风水，
看重寺庙选址，故把庙宇多建在东面，以镇
煞气。由于庙宇众多，附近来半城镇上烧
香的人也多，一年四季求福还愿的人络绎
不绝，香火旺盛。久旱无雨时，庄稼枯槁，
半城满街人如潮涌，祈求下雨，有时天竟油
然作云、沛然下雨。此种求雨已在半城形
成习俗。

天圣寺位于半城镇供销社内，为三
进院子，一进庙门可见四大金刚、十八罗
汉，后两层大殿布满神像，是半城规模较
大的佛教寺庙。

三元宫位于半城镇雪北小学处，前后
两进院子供奉三尊神像，东侧有关帝像，属
于道教与民间信仰结合的场所。

东岳庙位于半城镇卫生院对面，供奉
刘老爷和东岳大帝，是当地重要的道教庙
宇，曾因祈雨等活动香火旺盛。

观音庵位于半城镇雪南村东侧，主要
供奉观音菩萨，是当地信众祈福、礼佛的
佛教庵堂。

大王庙位于半城镇邮电所处，供奉大
王老爷（水神）。

民国时，半城有四个门，北门是三元
宫，南门外是观音庵，中间是天圣寺，天圣
寺附近有个大王庙，半城东边有刘老爷
庙。刘老爷庙年久失修，抗战时半城是新
四军四师驻地，彭雪枫师长经常选择在刘
老爷庙关门学习。当时34岁的彭雪枫和
淮宝县妇女部部长林颖选择在半城的东大
庙喜结良缘，半城镇也见证了两位革命情
侣的战斗岁月。

1942 年 11 月 ，半 城 的 寺 庙 惨 遭 厄
运，日寇飞机对半城镇进行了轰炸，北大
庙、东大庙、三元宫、大王庙、观音庵、普
善堂、耶稣堂和四座城门等名胜古迹惨
遭破坏。

作者简介：祖鹏，泗洪人，江苏省散
文学会会员，南京市作协会员、建邺区作
协会员，作品见于《扬子晚报》《江苏经济
报》等报刊。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我躺在清凉的河面上，仰望着浩渺的天空，脑海里不由得浮

现出王勃的诗句。此时，水波轻轻托举着我，世界一片温柔。而
这温柔来得无比艰难，我耗费半生，才终于拥有。

我和水并非天生这般亲昵，它最初留给我的只是冰冷与
黑暗。六岁那年我在池塘边玩耍，不小心掉入水中，幸被隔壁
大婶发现，才得以活命。然而，两年后我的堂妹却在同一个池
塘落水身亡，三叔瘫坐在塘边痛哭，三婶的手深深抠进泥里。
这一幕场景我久久无法忘怀，那个墨绿深塘也成了我童年不
敢靠近的阴影。

年岁稍长后，男孩的顽性还是压倒了恐惧。一个炎热的午
后，我偷偷跟着几个大孩子溜到村外野泳。事情很快被家人得
知，父亲盛怒之下，拿起扫帚就打。母亲第一次没有阻拦，边哭
边说：“水会要人命的，你忘了你自己吗？忘了你妹妹吗？”这句
话如同一道无形的藩篱，从此把我隔离在岸上。我常想：这辈子
可能与游泳无缘了。

世事难预料。前些年，我迷恋上打乒乓球，经常在坚硬的场
地上奔跑跳跃。很快，膝盖发出抗议——先是有点酸胀，后来是针
刺般的疼。医生仔细看了片子后，严肃地告诉我，你的膝盖软骨磨
损严重，再发展下去会影响走路。无奈之下，我只能收起球拍。

后来，一位朋友建议：“试试游泳吧，不伤膝盖。”虽然水带给
我的记忆并不美好，它曾经是我的噩梦，如今却成了我唯一的退
路。我很快办了游泳卡，看着几个小孩在池中游来游去，心里蓦
然腾起一股倔强：我不能连小孩都不如，我一定要学会！

熟悉游泳的人都知道，蛙泳最易学。我决定从学习蛙泳
入手，先看教学视频，再到池边观摩。一段时间后，我感到已
经掌握了要领，便鼓起勇气下水。可当把头埋入水中、双脚离
开池底的一刹那，水的阻力瞬间从四面八方涌来，四肢仿佛被
无形的绳索捆住。我顿时惊慌失措、胡乱挥舞，几番狼狈扑腾，
方才踉跄站定。

初战失败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泳
池。几个月下来，虽还没学会，但也小有收获。我无意中发现，
当身体下沉时，反而会感受到水有一种承托的力量，腿部的刺痛
似乎在清凉的包裹中减轻了。于是，我依然坚持“泡水”，既为享
受片刻失重的安宁，也希冀奇迹哪天能出现。

转机来得很偶然，缓慢又清晰。一天，我惊喜地感到，膝盖
疼痛真的减轻了！这个感觉仿佛黑暗里的一缕微光，给了我无
尽的希望。那道横亘多年的藩篱，也在水中慢慢融化。真正的
突破，是在学会换气后。最初我只能憋气游一两米，后来连续游
几十米也不疲倦。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告别旱鸭子时代。每
天下班后去游几圈，成了我最好的放松。

只是，在泳池里游久了便感到有些乏味，我更渴望到大风大
浪里锻炼。偶尔得知几个泳友经常结伴外出野游，我毫不犹豫
地加入其中，也想去体悟那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
里”的豪迈。

一个夏日的午后，我们来到郊外一处僻静的河边。站在岸
上，那种久违的、阔大的水汽扑面而来，带着泥土与植物的气
息。我褪下衣服慢慢步入水中，顿时一股凉意沁透全身，令人神
清气爽。水渐渐深了，我深吸一口气，向前一扑——熟悉的浮力
立刻温柔地接住了我。

我慢慢划水，水流在我身边分开，又在我身后合拢。此时，
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我轻轻划水的声音。偶尔有一两只受惊的
水鸟，从岸边的芦苇丛里扑棱飞起，划破了满河金子般的阳光。
那一刻，我什么也没想，只是在无边的水天之间，感受这份浩大
而又安宁的自由。

我轻轻翻个身，闭着眼睛躺在水面上。碧波荡漾，河水轻
轻拍打着我的身体。此时，早年溺水的情形、三叔哭泣的场
景、父亲扬起扫帚的模样、膝盖里尖刺般的疼痛、初学游泳时
的挫败……往事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原来它们一直都在，
从未消失。但如今，它们已化作河底的泥沙，成为托住我的河
床；又化作满河的波涛，轻轻托举着我，和我一起游向更广阔
的天水之间。

浮沉半生，我终有波涛！

终 有 波 涛
○闵国梁（安徽）

1995年10月的一天，我的二嫂周碧华在她
的二儿子李宜武的陪同下，从江苏赶到四川绵
阳，“看望”她的大儿子李宜辛。二嫂跌跌撞撞地
扑向一座墓，撕心裂肺地泣诉：“儿啊，不要怪妈
妈过了这么多年才来看你，妈妈的泪已经哭干
了。儿啊，妈妈今天来把你带回家。”她掏出手
帕，捧一把坟上的土小心地包好，紧紧地捂在胸
前。回到家乡江都，二嫂郑重地将这抔土送进了
烈士陵园。

这一天，距离李宜辛牺牲已过去27年。
1960年，我年仅37岁的二哥不幸离世，36岁

的二嫂独自抚养三男二女，一生未离开李家。
二嫂没有正规工作，就靠在生产队做工

养活几个孩子。她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她
明白文化的重要性，再穷也坚持让孩子们读
书。1961 年，李宜辛考上了扬州师范学院附
中。二嫂借遍全村，凑足了学费。李宜辛很
争气，在学校刻苦学习，各方面都很优秀，部
队来学校招飞，李宜辛以各方面过硬的素质
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空军
战士。乡里敲锣打鼓上门送来喜报，二嫂脸
上露出了掩饰不住的笑。二哥去世之后，她

第一次这么开心。
李宜辛参军后来到长春某航校，他勤奋好

学，刻苦锻炼，入伍第一个月就加入了共青团，第
七个月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宜
辛入伍五年，没有回家一次。二嫂得到莫大安慰
并引以为豪的是，她每年都会收到部队寄来的立
功喜报和五好战士奖状。

1968年10月的一天，几位穿着军装的干部
在乡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我家。他们心情沉重地
告诉我的二嫂，李宜辛英勇牺牲了……

李宜辛在航校毕业训练时，突遇大雾，
飞机在四川江油撞上了一座山。那一年，他
23 岁。

二嫂哭了三天三夜，滴水未进，直到昏迷不

醒。醒来后，二嫂看着面前跪着的四个儿女，
擦干眼泪，对孩子们说：“妈妈要活着，不能丢
下你们。”

二嫂强忍着悲伤，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在煤
油灯下为孩子们缝补衣服、纳鞋底，汤汤水水把
四个孩子一天天养大成人。

1972 年，她的二儿子李宜武政审、体检合
格，即将入伍。李宜武已经到了能为二嫂分担家
庭重担的年纪，他这一去，二嫂又少了一个帮
手。但她没有丝毫犹豫，坚定地说：“去吧，孩子，
我们家注定了成为军人家庭。”

李宜武在部队各方面表现出色，1978 年调
入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社，担任主要负责人，
后来又调任南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76 年，

已经高中毕业的三儿子李宜康在江堤的工地上
接到了入伍通知书。二嫂望着儿子满是泥巴的
双脚，双眼湿润地哽咽着说：“孩子，我支持
你！你们都去当兵，不但是我家的骄傲，更是
乡里的骄傲。你要像你的两个哥哥一样，为乡
里争光。”李宜康来到大别山，后来移防南京，
入了党提了干。

二嫂最大的孩子是女儿，转眼二嫂已经当上
了外婆，两个外孙女也已高中毕业。二嫂对她的
大女儿说：“你把两个女儿送到部队去培养吧，像
她们的舅舅一样，保家卫国，建功立业。”1993
年，大外孙女曹晋入伍，在部队考上了军校，提了
干；1996年，小外孙女王娟进入部队，做通信工
作，后改为士官。

这样算起来，二嫂将五个孩子送进了军营。
孩子们有了成就，二嫂的日子一天比一天

亮堂，晚年安享幸福。2014 年正月初五，二嫂
九十大寿，亲朋好友齐聚一堂送上美好的祝
福。宴会上，二嫂将一叠红包交给一位在教育
局工作的亲戚，满面春风地说：“我行动不便，
请你代我送到民工子弟学校，给孩子们买文
具，改善伙食。”

大义二嫂
○李厚尧（扬州）


